
书书书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年２月　第２２卷第１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２Ｎｏ．１Ｆｅｂ．２０２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２－２０

［作者简介］卜祥记（１９６３—），男，江苏省丰县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副会长，中

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社会认识论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早期

哲学思想、经济哲学、生态哲学；易美宇（１９８９—），男，重庆市云阳县人，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早期

哲学思想、经济哲学。

引用格式：卜祥记，易美宇．恩格斯反贫困思想的逻辑理路及其现实启示［Ｊ］．郑州轻工业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２２（１）：１－１１．
中图分类号：Ａ８１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１２１８６／２０２１．０１．００１
文章编号：２０９６－９８６４（２０２１）０１－０００１－１１

恩格斯反贫困思想的逻辑理路及其现实启示
Ｔｈｅｌｏｇｉｃｗａｙａｎｄ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ｏｆＥｎｇｅｌｓ’ａｎｔｉｐｏｖｅｒｔｙｔｈｏｕｇｈｔ

关键词：

全面贫困；

反贫困；

美好生活；

唯物史观

卜祥记１，易美宇２

ＢＵＸｉａｎｇｊｉ，ＹＩＭｅｉｙｕ

１．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２００２４０；
２．上海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摘要：反贫困是贯穿恩格斯一生理论探索和实践活动的主题，并对马克思的唯

物史观创建和《资本论》研究有重大的触动和贡献。恩格斯的反贫困思想具有

清晰的历史脉络，经历了从思想突围中的初步呈现到“从另一条道路”对马克思

的激活与触动，再到与马克思合作后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双向建构的历史阶

段。恩格斯反贫困思想具有完整的逻辑理路与独特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为：

从对无产阶级现实贫困的多维审视到对无产阶级贫困根源的深层透视，再到无

产阶级反贫困的现实实践。超越贫困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核心议题。恩格斯

反贫困思想对当代中国反贫困实践具有重要启示：在制度选择上必须坚持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内涵拓展上应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形

态升级上应积极促进绿色发展的生态进阶；在动能转换上应大力激发科技创新

的反贫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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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面深化对恩格斯的理论贡献及其当代

意义的研究中，从反贫困的角度切入恩格斯的

思想空间是一个较为新颖的视角。通过对恩格

斯思想行程的梳理，不仅可以发现反贫困乃是

贯穿恩格斯一生理论和实践的重要主题，而且

也可以看到恩格斯反贫困思想对马克思产生了

何等重要的思想触动和思想互动，因而反贫困

思想也成为理解恩格斯和马克思学术关系的又

一关联点。恩格斯反贫困思想具有较为清晰的

历史脉络和完整的逻辑理路，经历了从思想突

围中的初步呈现到“从另一条道路”对马克思

的激活与触动，再到与马克思合作后在理论和

实践层面的双向建构的历史阶段。历史地看，

恩格斯反贫困思想形成了从对无产阶级现实贫

困的多维审视到对无产阶级贫困根源的深层透

视，再到无产阶级反贫困的现实实践的逻辑理

路。思想的价值在不断发展的实践中实现，梳

理恩格斯反贫困思想对中国反贫困实践的深入

推进具有重大意义。

　　一、恩格斯反贫困思想的历史脉络

　　恩格斯反贫困思想具有较为清晰的历史脉

络。从对贫困的直观经验到对贫困现象进行具

有原则高度的哲学审视，进而确证贫困的真正根

源及其历史演变，再到以消灭自发分工、消灭私有

制为主题的共产主义运动，这是恩格斯反贫困思

想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双向建构的历史脉络。

１．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思想突

围：反贫困思想的初步呈现

早在少年时期，恩格斯就对巴门和埃尔伯

费尔德的工人贫困现象有所了解并表示同情。

虽然这仅仅是由恩格斯自发的自由天性所引起

的对贫困的一种直观感受，但是也为其反贫困

思想的萌发埋下了种子。１８３８年７—８月，恩

格斯遵从父亲之命来到不来梅学习经商，并先

后接触到了德国当时两大激进自由思潮———

“青年德意志”文学思潮和“青年黑格尔”哲学

政治思潮。通过前者，恩格斯完成了从自发自

由立场向自由民主立场的思想转变，著于１８３８

年９月的《贝都因人》就是其介入社会政治问

题的开端，而１８３９年发表在《德意志电讯》上

的《伍珀河谷来信》则表明恩格斯完成了向革

命民主主义的转向。

如果说恩格斯在《贝都因人》中从自然和

文化（社会）之对立来理解自由和奴役之对立

的尝试还是一种“拙劣的诗歌”的话，那么在

《伍珀河谷来信》中则能发现其对贫困现象有

了深层次的认识。在文中，恩格斯把贫困现象

归于两点：一是大工业给“下层等级”带来的强

制劳动；二是宗教对人的思想的钳制。尤其是

虔诚主义的滥觞使得伍珀河谷的工人甘于忍受

工厂主的剥削、接受贫困的命运。尽管此时恩

格斯还处于从基督教虔诚主义向理性主义转

向、由自发的天性自由向革命民主主义接近的

思想行程中，但是与青年马克思早期的反对封

建专制的革命民主主义不同，恩格斯看到的恰

恰是由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１］。

这表明恩格斯关键性地抓住了资本主义的现实

症候，超越了传统的批判视域和反贫困思想。

基于此，柏林时期的恩格斯先后与宗教和“自

由人”决裂，逐渐确立起唯物主义原则和共产

主义立场，进而在赫斯的影响下，迅速成为共产

主义者［２］。

恩格斯唯物主义原则和共产主义立场的确

立使反贫困思想成为与马克思的学术关联点成

为可能，也意味着恩格斯反贫困思想必然要深

入到历史本质的维度中去强化自身的科学性与

现实性，而这一重大推进是在与马克思胜利

“会师”之后，由他们二人共同实现的。

２．从“另一条道路”触动马克思：作为学术

关联点的反贫困思想

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所经历的“物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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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困惑”和对共产主义的讨论这两大事件实

际上体现了其在贫困问题上的困惑：一是《林

木盗窃法》的通过使马克思对黑格尔理性国家

产生怀疑，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还是市民社会

决定国家？二是如果共产主义不是“教条主义

的观念”，那么共产主义的真正本质是什么？

换言之，为什么作为协调市民社会利益冲突的

理性国家在现实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贫困现

象？共产主义能否摆脱“教条主义的观念”的

桎梏进而成为消灭贫困的现实路径？通过克罗

茨纳赫时期的理论探索，马克思得出三点结论

和遗留三个问题：其一，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但

是这一结论需要论证。其二，黑格尔于《法哲

学原理》中提出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这一错

误观点，在根本意义上乃是黑格尔一般哲学

（逻辑学）的错误，有必要进一步批判黑格尔的

逻辑学。其三，黑格尔的理性国家无法消除市

民社会的贫困，而只有共产主义才是可能的，虽

然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

题》中可以发现马克思已经放弃了对抽象自由

和平等的追求而成为共产主义者，但是他认为

仍需对共产主义本质进行深入探究。由此可

见，马克思已清晰地认识到政治斗争、阶级斗争

与经济利益的密切联系，要解决这里遗留下来

的三个问题就必须利用政治经济学对市民社会

加以解剖，而此时的马克思在经济学学科知识

储备和研究方法上显然是非常缺乏的。

当马克思在贫困问题上感到困惑时，在曼

彻斯特的恩格斯已经敏锐地注意到“迄今为止

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

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

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

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

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

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

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３］。在此基础上，恩格

斯反贫困思想的逻辑理路逐渐呈现———从英国

无产阶级贫困的“经济事实”出发，使用实证方

法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来寻找导致无产阶级

贫困的根本原因，再到对作为反贫困路径的社

会革命（共产主义运动）的探索。恩格斯反贫

困思想恰逢其时地进入到马克思的视野中，

为解决马克思的困惑和激活马克思的灵感提供

了至关重要的提示。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

《１８４４年手稿》）是被激活后的马克思对遗留下

来的三个问题的初步解答，也是马克思无产阶

级贫困化理论的初步表达。马克思在文中毫不

讳言自己得自恩格斯的启示：“我的结论是通

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

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德国人为了这

门科学而撰写的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

除去魏特林的著作，就要算《二十一印张》文集

中赫斯的几篇论文和《德法年鉴》上恩格斯的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４］１１１－１１２这种“完全

经验的”批判研究方法显然受到了恩格斯的直

接启发。另外，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

纲》和《十八世纪》中将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导

向对“私有制存在合理性”的批判，是恩格斯反

贫困思想中最为关键性的环节，马克思在《１８４４

年手稿》中直接性地延续和推进了恩格斯这一

批判性工作，其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部分

推导出异化劳动导致私有财产这一颠覆性论

·３·

 曼彻斯特时期，恩格斯反贫困思想主要集中体现于１８４３—１８４４年两年中撰写的三篇文章：１．著于 １８４３年 ９月底或 １０
月初至 １８４４年 １月并发表在马克思担任主编的《德法年鉴》上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２．著于 １８４４年 １月初至 ２月初并
发表在马克思承担编辑工作的《前进报》上的《十八世纪》；３．著于 １８４４年 ９月至 １８４５年 ３月并以德文出版的《英国工人阶
级状况》。在被马克思誉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发表后，恩格斯就和马克思开始“不断通

信交换意见”，所以马克思对恩格斯即将写作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思路和意图也应该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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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部分进一步阐

释了共产主义的本质，即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

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部

分把劳动从认识论领域拉回到本体论领域，并

把劳动界定为感性对象性活动，进而把黑格尔

的精神劳动辩证法改造为现实人的劳动辩证

法。梅林的说法也提供了佐证：“恩格斯的《政

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对马克思的启发很

大，帮助他克服了对资产阶级社会、无产阶级和

共产主义的还有些抽象的理解，使他认识到必

须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矛盾性来批判这一制

度。”［５］恩格斯反贫困思想对马克思产生的思

想触动程度之深可见一斑。

概而言之，反贫困思想是恩格斯和马克思

的重要学术关联点。恩格斯从“另外一条道

路”达致的反贫困思想为困惑中的马克思提供

了学科视野、研究方法和关键性提示，直接性开

启了他和马克思之后的反贫困思想的理论路

向：树立全新的哲学立场（无产阶级的哲学立

场）是反贫困的基础工作，在此基础上对政治

经济学理论前提的澄清和重构（构建无产阶级

的政治经济学）是反贫困的关键环节，现实的

共产主义运动（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

社会革命）是反贫困的根本途径，而实现共产

主义和人类解放则是反贫困的终极目标。

３．理论与实践：反贫困思想的双向建构

在理论建构方面，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

哈的提纲》中延续了在《１８４４年手稿》中所开启

的实践唯物主义境域，实现了实践哲学的范式

革命。然后恩格斯与其一道，在作为实践哲学

具象化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澄清历史前

提的同时完成了唯物史观草创，即无产阶级立

场的哲学范式的伟大创制。另外，在《家庭、私

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继续从自发分

工出发将私有制的起源追溯至史前时期，弥补

了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前时期的解释空场。恩格

斯反贫困思想最终深入到历史的本质维度中

去，具备了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性、现实性和革命

性。随后，恩格斯与马克思将理论任务放在了

构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上。作为这一任务的

重大成果，《资本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反贫困思

想的科学表达，它以唯物史观视角澄清了贫困

的现代性起源，确认它根源于资本的生产积累

制度，并塑造出诸如工人贫困、生态贫困、精神

贫困与全球贫困等四大贫困问题［６］。

在实践建构方面，主要表现为：其一，深入

到无产阶级中去，全面研究无产阶级贫困问题。

其二，积极投身于各国工人运动并参加多次革

命起义，如埃尔伯费尔德的反政府起义、巴登和

普法尔茨农民起义。不仅如此，恩格斯还投入

了大量精力研究军事理论，积极为革命运动提

供具体的军事指导。其三，与各种错误的社会

主义思潮论战，为工人运动提供科学的共产主

义理论指导。其四，恩格斯为整理和出版《资

本论》遗稿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工作，直到生命

终点。这表明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反贫困思想上

的高度一致。恩格斯借此再次表明，消除贫困、

实现无产阶级自由解放是其毕生信念和全部的

实践旨归。

　　二、恩格斯反贫困思想的逻辑理路

与独特贡献

　　恩格斯反贫困思想具有完整的逻辑理路，

表现为从对无产阶级现实贫困的多维审视到对

无产阶级贫困根源的深层透视，再到无产阶级

反贫困的现实实践。尽管在与马克思“会师”

后，恩格斯反贫困思想以马克思为主导，但这并

未掩盖其独特的理论贡献与现实价值。

１．全面贫困：无产阶级现实贫困的多维

审视

一般来说，人们对贫困的理解主要是指物

质贫困。但是在恩格斯那里，无产阶级的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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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仅仅表现为物质贫困，而是表现为一个具

有多向度、多层次的贫困结构。总体上来看，无

产阶级贫困的内涵表现为全面贫困。具体来

讲，无产阶级贫困的内涵表现为物质贫困、精神

贫困、政治权利贫困、生态贫困。

其一，物质生活极度贫困。一是工资微薄。

出卖劳动力是无产阶级仅有的谋生方式。残酷

的竞争使得工人被迫接受仅能维持其基本生存

繁衍的微薄工资，“商品的价格平均总是和这

种商品的生产费用相等的。因此，劳动的价格

也是和劳动的生产费用相等的。而劳动的生产

费用正好是使工人能够维持他们的劳动能力并

使工人阶级不致灭绝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

量”［４］６７８。二是居住环境恶劣。无产阶级大多

生活在肮脏、粗陋、狭小的贫民窟中，还有许多

人根本没有固定的居所，饥饿、犯罪、疾病、道德

的堕落充斥在穷人的聚居地。三是衣食条件极

差。绝大多数工人穿得很差，即使是完好的，也

很少能适应不同的气候。无产阶级只能吃到质

量很差的食物，激烈的竞争使得供给食物的商

贩不仅在食物中掺假，还在量上缺斤少两，“给他

们穿的衣服是坏的、破烂的或不结实的。给他们

吃的食物是劣质的、掺假的和难消化的”［４］４１１。

四是身体健康状况堪忧。高强度的劳动和恶劣

的生存环境威胁着无产阶级的身体健康。肺结

核、消化不良、瘰疬、佝偻症等疾病是大多数无

产阶级身上常见的慢性病，伤寒、热病、瘟疫也

随时威胁着无产阶级的生命。无产阶级所能享

受的医疗资源十分短缺且费用高昂，不仅如此，

假药、庸医还趁机大行其道。在这种情况下，无

产阶级大都快速衰老、寿命短暂。对此，恩格斯

发出诘问：“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最贫穷的阶级

怎么能够健康和长寿呢？在这种情况下，除了

过高的死亡率，除了不断发生的流行病，除了工

人的体质注定越来越衰弱，还能指望些什么

呢？”［４］４１１他认为这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对无

产阶级的“谋杀”：“社会知道这种状况对工人

的健康和生命是多么有害，却一点也不设法来

改善这种状况。社会知道它所建立的制度会引

起怎样的后果，因而它的行为不单纯是杀人，而

且是谋杀。”［４］４０９

其二，精神生活空虚堕落。恩格斯转引西

蒙斯的话指出：“贫穷对精神所起的毁灭性的

影响，正如酗酒对身体一样。”［４］４２９导致无产阶

级精神贫困的原因大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教育资源稀缺。资产阶级提供给无产阶级

的是充满教条和偏见的宗教教育，“孩子们脑

子里塞满了各种无法理解的教条和神学上的奥

义，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激起教派的仇恨和狂热

的迷信，而一切理性的、精神的和道德的教育却

被严重地忽视了”［４］４２４－４２５，这直接性地导致工

人阶级缺乏阶级意识，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力

量。二是劳动活动的强制性。作为机器的一部

分，无产阶级必须严格遵循机器的节奏。长时

间的强制劳动“是一种最残酷最带侮辱性的折

磨”［４］４３２，导致工人失去了鲜活的生机和丰富的

情感，“这种强制劳动剥夺了工人的一切可支

配的时间，工人只有一点时间用于吃饭和睡觉，

而没有时间从事户外活动，在大自然中获得一

点享受，更不用说从事精神活动了，这种工作怎

能不使人沦为牲口呢！”［４］４３３。三是家庭伦理瓦

解。妇女和儿童由于能够充分满足资本家最大

化降低成本和延长工时的要求，逐渐成为工厂

的主要劳动力，大部分男人则失业在家操持家

务。这样一来，无产阶级传统的家庭分工模式

受到严重冲击，“共同利益的最后痕迹，即家庭

的财产共有被工厂制度破坏了，至少在这里，在

英国已处在瓦解的过程中。孩子一到能劳动的

时候，就是说，到了九岁，就靠自己的工钱过活，

把父母的家只看做一个寄宿处，付给父母一定

的膳宿费”［４］６３。家庭生活日益扭曲，工人失去

了家庭这一最后的精神家园。四是被偶然性支

·５·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年２月　第２２卷第１期

配的恐惧。无产阶级“受各种各样的偶然事件

支配，没有丝毫的保障可以使自己能够获得最

必要的生活必需品”［４］４２９，失业随时都可能到

来，工人们生活在对不确定性的恐惧之中。恩

格斯指出：“这种生活方式比别的任何生活方

式都更使人堕落。”［４］４３１

其三，政治权利丧失殆尽。资产阶级通过

实行代议制，赋予资产者以选举权，从而组成议

会和政府，从贵族、行东和代表他们的君主专制

手中夺取了全部政治权利。这样一来，财产成

为权力的代名词。恩格斯指出：“这里是财产

统治一切，因此这种恩惠只赐予‘值得尊敬的’

犯人，而穷人、贱民、无产者却承受着法定野蛮

行为的全部重压。”［７］７０２以宪法为主的法律也成

为抽象的概念和纯粹的形式，沦为资产阶级奴

役穷人的工具，“穷人是无权的，他们备受压迫

和凌辱，宪法不承认他们，法律压制他们”［７］７０５。

贫穷与罪恶成了同义词，“贫穷本身就已经使

无产者受到犯有各种罪行的怀疑，同时也剥夺

了他对付当局专横行为的法律手段。因此，对

无产者来说，法律的保护作用是不存在的”［４］４８２，

享受法律所规定之权利和减免法律所规定之惩

罚的前提是拥有足够的金钱，而无产阶级就理

所当然地丧失掉一切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权利。

无产者争夺政治权利的方式还仅仅局限于“政

治原则”，试图通过议会改革来谋求政治权利，

改变自身的悲惨境地，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摆脱

政治权利贫困的唯一方式只能是通过暴力革

命，夺取国家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一

切阶级差别。

其四，生存环境不断恶化。一方面，农村的

生态环境被工业城市肆意侵占和破坏。恩格斯

描述了美丽的伍珀河谷被工业污染的情况：

“这条狭窄的河流，时而徐徐向前蠕动，时而泛

起它那红色的波浪，急速地奔过烟雾弥漫的工

厂建筑和棉纱遍布的漂白工厂。然而它那鲜红

的颜色并不是来自某个流血的战场……而只是

流自许多使用鲜红色染料的染坊。”［７］４９３工业集

中化把无数环境优美的农村改造为工厂城市：

“在农村建立的每一个新工厂都包含工厂城市

的萌芽。如果工业的这种疯狂的活动还能这样

持续１００年，那么英国的每一个工业区都会变

成一个巨大的工厂城市，曼彻斯特和利物浦就

会在沃灵顿或牛顿一带相互毗连。”［４］４０７无产阶

级被剥夺了享受良好生态环境的权利。另一方

面，工业城市环境污染严重到非人的地步，无产

阶级的工作与生活环境更加恶劣。杂乱无章的

建筑使工人区出现严重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

给无产阶级“住的是潮湿的房屋，不是下面冒

水的地下室，就是上面漏雨的阁楼。为他们建

造的房子不能使恶浊的空气流通出去”［４］４１１，

“一切可以保持清洁的手段都被剥夺了，水也

被剥夺了，因为自来水管只有出钱才能安装，而

河水又被污染，根本不能用于清洁目的。他们被

迫把所有的废弃物和垃圾、把所有的脏水、甚至

还常常把令人作呕的污物和粪便倒在街上，因为

他们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处理这些东西”［４］４１０。

２．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贫困根源的历

史透视

在对无产阶级全面贫困的“经济事实”进

行了实证研究后，使用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来

透视无产阶级贫困根源，是恩格斯反贫困思想

得以进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境域的关键。

在恩格斯看来，较之于重商主义时期对商

业不道德本质赤裸裸地呈现，经历了１８世纪产

业革命的英国政治经济学也仅仅 “前进了半

步”。因为“经济学没有想去过问私有制的合

理性的问题。因此，新的经济学只前进了半步；

它不得不背弃和否认它自己的前提，不得不求

助于诡辩和伪善，以便掩盖它所陷入的矛盾，以

便得出那些不是由它自己的前提而是由这个世

纪的人道精神得出的结论”［４］５７。这里的“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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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指的是由亚当·斯密开启的自由贸易

学说，它宣称自由的商业活动是“各民族、各个

人之间的友谊和团结的纽带”［４］５８，是人类幸福

的泉源。但是无产阶级陷入全面贫困的现实揭

示了它在理论与现实之间所存在着的巨大矛

盾，因此它不得不借助于“诡辩和伪善”来掩盖

这种矛盾，把自由贸易学说包装成消除贫困的

“万能药方”。恩格斯认为，“新的经济学”之所

以陷入理论与现实的巨大矛盾之中，原因就在

于“没有想到提出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

正因如此，马尔萨斯的贫困思想才显得如此荒

谬，以至于恩格斯严厉谴责道：“这种理论是迄

今存在过的体系中最粗陋最野蛮的体系，是一

种彻底否定关于仁爱和世界公民的一切美好言

词的绝望体系。”［４］５８也正基于此，一代代经济

学家才越来越走向“诡辩和伪善”的极致，其学

说愈是系统和完整，其结论就愈荒谬，“经济学

家离我们的时代越近，离诚实就越远。时代每

前进一步，为把经济学保持在时代的水平上，诡

辩术就必须提高一步。因此，比如说，李嘉图的

罪过比亚当·斯密大，而麦克库洛赫和穆勒的

罪过又比李嘉图大”［４］５９。恩格斯对当时的政

治经济学家极其失望，因为他们都是站在私有

制的立场上来思考贫困问题，怎么能期望他们

找到贫困产生的真正原因和消除贫困呢？

恩格斯认为私有制是导致贫困的根本原

因，正是“这些前提创造并发展了工厂制度和

现代的奴隶制度，这种奴隶制度就它的无人性

和残酷性来说不亚于古代的奴隶制度”［４］５８。

国民经济学家从不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这

是他们贫困理论之所以荒谬的原因。在这种理

论的影响下，不仅无法解决贫困，反而加重了无

产阶级的苦难。例如，在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影

响下颁布的《新济贫法》创建了被称为“济贫法

巴士底狱”的习艺所，给贫困的无产阶级带来

更为深重的灾难。因此，恩格斯意识到仅仅停

留于把私有制视为贫困根源是远远不够的，必

须进一步研究私有制的本质来历，即资本主义

制度前史，必须找到人类社会的真正前提，并以

此重构国民经济学体系理论前提，创建无产阶

级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实际上，在《国民经济

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已经涉足了这一工作，

他从政治经济学家对商品的生产费用的组成要

素的界定中推断出“资本和劳动是同一个东

西，因为经济学家自己就承认资本是‘积累起

来的劳动’。于是，剩下的就只有两个方面，即

自然的、客观的方面———土地和人的、主观的方

面———劳动。劳动……还包括经济学家想也想

不到的第三要素，我指的是发明和思想这一精

神要素……这样，我们就有了两个生产要

素———自然和人，而后者还包括他的肉体活动

和精神活动”［７］６０７。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明确了历史的真正前提乃

是现实的个人的劳动活动：“我们开始要谈的

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

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

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

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

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

对其他自然的关系。”［４］５１６－５１９在确定了真正的

历史前提之后，他们借助于对自发分工史的梳

理，初步阐明了私有制的历史演变，进而厘清了

无产阶级贫困的历史生成逻辑：自发分工导致

异化劳动，异化劳动导致私有制。在资本主义

社会大分工阶段，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无产阶级

贫困在强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历史顶点。也正

是在这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是无产阶

级贫困根源的论断才得到了科学论证，其反贫

困思想终于深入到历史本质中，从而具备了科

学的内涵。因此，他断定：“工人阶级处境悲惨

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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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４］３６８

３．共产主义运动：无产阶级反贫困的现实

实践

把无产阶级确立为反贫困主体是恩格斯反

贫困思想的重要贡献。当马克思还在对德国农

民和小所有者深受君主制压迫而表示同情时，

恩格斯就早在赫斯的影响下敏锐地发现工人阶

级才是贫困与反贫困的真正主体，并着手研究

工人阶级的历史生成与世界历史意义。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认为１８

世纪英国产业革命是无产阶级得以产生的直接

原因，并且由于产业革命在世界范围内陆续展

开，无产阶级逐渐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在机器

被广泛应用之前，工人们普遍散居于农村，他们

中的绝大多数一辈子都没进入过城市。在生活

方面，他们收入稳定，并能自主决定工作时长，

拥有足够的空闲时间去从事对身体健康有利的

休闲活动。在思想方面，他们“极其虔诚、受人

尊敬，过着正直而又平静的生活”［４］３８９。他们恪

守宗法秩序，“过着合乎道德的生活，因为他们

那里没有使人过不道德生活的诱因———附近没

有酒馆和妓院”［４］３８９－３９０。但是狂飙猛进的圈地

运动和产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英

国的工业和整个市民社会运动把最后的一些还

对人类共同利益漠不关心的阶级卷入了历史的

旋涡”［４］３９０。机器生产方式几乎在所有生产部

门中排挤掉手工生产方式，大工厂基本取代了

效率低下的手工作坊，激烈的竞争使绝大多数

的中等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纷纷陷入破产而成为

无产者，同时也把原本“为少数贵族服务”的工

人和自耕农变成彻底的工业无产阶级和农业无

产阶级。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无产者们被赶进

大城市，靠出卖廉价的劳动力才能生存下去。

工业运动“把居民的一切差别化为工人和资本

家的对立”［４］４０３。由于工业革命向全世界蔓延

和世界市场的开辟，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在世界

范围内建立起来，整个人类社会日益分裂为两

大对立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无产阶

级所遭受的奴役比历史上任何一种奴隶制都要

深重，因而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反贫困主体。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只有现代大工业所造成

的、摆脱了一切历来的枷锁、也摆脱了将其束缚

在土地上的枷锁并且被一起赶进大城市的无产

阶级，才能实现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一切阶级

统治的伟大社会变革。”［８］１４９－１５０

社会革命（共产主义运动）是无产阶级反

贫困的根本途径。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通过

“合法革命”来消除贫困是不可能的，“这种思

想本身就是矛盾，事实上不可能实现的，正因为

他们想要实现这种思想才遭到失败”［７］５５０。他

强调，“只有通过暴力消灭现有的反常关系，根

本推翻门阀贵族和工业贵族，才能改善无产者

的物质状况”，“这个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

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展成

为原则，这就是说，革命将不是政治革命，而是

社会革命”［７］５５０－５５１。恩格斯在这里提出了一个

重要论断：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暴力的社会革命

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才能消除贫困。这表明，

恩格斯拒绝一切不彻底的反贫困幻想，认为只

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现存的资

本主义制度，才能彻底打破贫困枷锁。

同时，恩格斯提出辩证的科学技术观，把提

高生产力水平视为反贫困的关键。恩格斯认

为，马尔萨斯关于土地生产力的算术级数增长

的论断之所以是错误的，原因在于他忽视了科

学的作用。恩格斯认为，科学本身就是生产力

的表现，而它的发展是快速而无止境的，“在最

普通的情况下，科学也是按几何级数发展

的”［４］８２。他以化学在农业上取得的巨大推动

作用为例，充分论证了科学对于应对人口过剩

的重要作用。尽管马尔萨斯的理论极为荒谬可

笑，但恩格斯认为它“却是一个推动我们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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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的、绝对必要的中转站。我们由于他的理

论，总的来说由于经济学，才注意到土地和人类

的生产力，而且我们在战胜了这种经济学上的

绝望以后，就保证永远不惧怕人口过剩”［４］８１。

在恩格斯看来，在消灭了私有制、建立起共产主

义经济制度之后，“土地和人类的生产力”就可

以成为反贫困的重要力量。在《论住宅问题》

中，恩格斯一以贯之地强调生产力的重要作用。

他尖锐地批判了蒲鲁东的狭隘的“永恒公平”

倾向：“整个蒲鲁东主义都渗透着一种反动的

特性：厌恶工业革命，时而公开时而隐蔽地表示

希望把全部现代工业、蒸汽机、纺纱机以及其他

一切坏东西统统抛弃，而返回到旧日的规规矩

矩的手工劳动。哪怕这样做我们会丧失千分之

九百九十九的生产力，整个人类注定会陷入极

可怕的劳动奴隶状态，饥饿将成为一种常规，那

也没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能搞好交换，使每个

人都能得到‘十足的劳动所得’并且能实现‘永

恒公平’就行了！”［８］１５１

　　三、恩格斯反贫困思想的当代启示

　　恩格斯反贫困思想虽然生成于１９世纪的

欧洲资本主义世界，但是因为它具有鲜明的人

民性、科学性和现实性特质，提出了诸多具有开

创性意义的观点，因此能够穿越时空，为正在进

行中的中国反贫困伟大实践提供重要启示。

１．制度选择：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

资本主义制度是无产阶级贫困根源这一论

断是恩格斯反贫困思想的重要内核。他认为只

有在“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和利益对立”，建

立起共产主义经济制度后，贫困才能真正地被

消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反贫

困实践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正在不断地证明这一

论断，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将得到全面展示。

按照２０１１年购买力平均每天１．９美元的

贫困标准计算，１９８１—２０１２年全球贫困人口减

少了１１亿人，降幅５５．１％，同期中国贫困人口

共减少了 ７．９亿人，占全球减贫人口的

７１．８２％。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贫困

实践不断取得新成绩。从减贫速度和规模来

看，农村贫困人口从２０１２年末的９８９９万人减

少至２０１８年末的１６６０万人，累计减贫８２３９万

人，连续六年年度减贫规模超过 １０００万

人”［９］；从农村贫困发生率来看，由１９７８年末的

９７．５％降至２０１２年末的１０．２％，再到２０１８年

末的１．７％。可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下，中国反贫困在规模、速度和质量上都得到了

有效推进。同时，中国向全国人民庄严承诺，到

２０２０年要实现全国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

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这意味着中国反贫困

实践已经到达紧要关头，即从全面消灭绝对贫

困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伟大转折点。实践证

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反贫

困实践的必然选择，中国反贫困实践充分证明

了恩格斯的深刻洞见。

２．内涵拓展：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

恩格斯从物质贫困、精神贫困、政治权利贫

困、生态贫困等维度对无产阶级的现实贫困进

行了审视，一方面展示了无产阶级陷入全面贫

困的悲惨境况，另一方面又拓展了反贫困的内

涵，为反贫困实践提供了多向度的着力点。就

当前中国反贫困实践而言，恩格斯这一思想无

疑契合了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

间的矛盾，主要矛盾的变化对反贫困实践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换言之，主要矛盾的转变要求

我国反贫困实践重心要逐渐从消灭绝对贫困问

题向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倾斜，即从以物质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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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转变为努力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应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其一，物质扶贫。

应不断提高贫困人群的收入水平，保障就业机

会供给；持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城乡公共

服务均等化；加强交通、水电、网络、公共卫生体

系等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其二，精神扶贫。应

注重教育扶贫，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抓好

教育是扶贫开发的根本大计，要让贫困家庭的

孩子都能接受公平的有质量的教育，起码学会

一项有用的技能，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尽

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１０］良好的教育对一个

人知识技能的获得、正确“三观”的形成具有决

定性作用，使每个人都能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

价值。应注重文化扶贫，积极提升贫困人口文

化素养和培育其现代文化观念，促进贫困地区

文化事业发展。同时，应加强对贫困地区文化

产业的扶持和引导，在传承原生态传统文化的

同时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其三，权利扶贫。

在贫困人民的政治权利得到根本性保障的前提

下，应将权利扶贫的重点放在经济权利方面。

虽然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创造财富方面具有

巨大作用，但是资本的唯一意志是实现增值，贫

困地区和群体在市场权力体系中往往处于弱势

地位，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积极对资本逻

辑加以导控，不仅应通过建立普惠性制度来创

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障贫困群体和地区

在市场中的基本经济权利，还应加大特惠性政

策供给，如金融政策、税收政策等。

３．形态升级：促进绿色发展的生态进阶

恩格斯提出的生态贫困对于中国当下的反

贫困实践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恩格

斯对工业文明中的无产阶级贫困与生态污染之

间的内在关联作了提示。在资本主义的大工业

生产方式下，人民贫困与生态恶化往往形成恶

性循环的闭环怪圈。作为异化劳动之最高表现

形式的大工业，一方面极大提升了人类征服自

然的能力，另一方面却在资本逻辑的座驾下不

费分文地攫取自然和无产阶级的自然力。自然

生态遭到巨大侵害，无产阶级也因而陷入无限

贫困之境地。在当代中国发展的语境之下，恩

格斯这一提示应被置换为对传统发展模式的深

刻反思。工业文明中不可避免的经济发展与生

态环境悖论在生态文明形态中能否得到妥善解

决？与恩格斯这一提示遥相呼应，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彻底

打破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悖论，为中

国反贫困实践提供了重要指引。因此，中国反

贫困实践应自觉进入生态文明语境之中，走以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内涵的绿色反贫

困道路。总体来看，应切实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大力发展绿色生产方式，推进产业链绿色升级。

具体来说，应通过实施重大生态工程建设、加大

生态补偿力度、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创新生态扶

贫方式等，加大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支持力

度，以实现反贫困实践与生态文明建设的

“双赢”。

４．动能转换：激发科技创新的反贫困潜力

恩格斯认为科学技术是反贫困的重要力

量。在他看来，大工业实际上是人的本质力量

的集中体现，一旦私有制被以公有制为基础的

社会组织形式所取代，大工业就能够真正地回

归为人的本质力量进而成为消除贫困的重要力

量。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在现今社会中造成

一切贫困和商业危机的大工业的那种特性，在

另一种社会组织中正是消灭这种贫困和这些灾

难性的波动的因素。”［４］６８３这里的“大工业的那

种特性”就是生产力。人类的生产力是从人的

自然力、自然界的自然力、社会劳动的自然力

（生产系统组织的管理能力）这三种自然力转

化而来的，这种作为前提的转化能力就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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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因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生产力的

灵魂，是人类实现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前提

和决定性力量。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

推动着人类文明浩荡前行，已经成为推动每个

民族、每个国家不断发展的核心动能。“加快

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是实现人

民高品质生活的需要，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

要，是顺利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的需要。”［１１］因此，中国反贫困实践必须

持续推进科学技术的变革创新，进一步解放和

发展生产力，大力提升物质文化生产力，不断创

造能够满足人民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物质财富与

精神财富。具体而言，应不断激发科技创新的

反贫困潜力，使科技创新成为打赢脱贫攻坚战、

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城乡

融合发展的核心推动力。

参考文献：

［１］　张一兵，周嘉昕．青年恩格斯在现实中探索资

本主义的理论逻辑［Ｊ］．湖南社会科学，２００８

（３）：１．

［２］　麦克莱伦．恩格斯传［Ｍ］．臧峰宇，译．北京：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１０．

［３］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４卷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２３２．

［４］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５］　梅林．马克思传［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

１２４．

［６］　周露平．《资本论》的反贫困哲学及其新时代价

值［Ｊ］．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１９（１２）：８３．

［７］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

［８］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

［９］　汪三贵，冯紫曦．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

接：逻辑关系、内涵与重点内容［Ｊ］．南京农业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５）：８．

［１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举行［ＥＢ／ＯＬ］．（２０１４－

１２－１１）［２０２０－１２－０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１２３７１．

ｃｎ／２０１４／１２／１１／ＡＲＴＩ１４１８２９５７７７２１１３３８．ｓｈｔｍｌ．

［１１］习近平．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ＥＢ／ＯＬ］．

（２０２０－０９－１１）［２０２０－１２－０５］．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ｊｉａ

ｈａｏ．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ｓ？ｉｄ＝１６７７５４９４６０００６８９１７５７＆

ｗｆｒ＝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ｐｃ．

·１１·


